
在当下城市化浪潮中人口流动越发频繁的背

景下，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流动被认为是

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罪魁祸首或者是潜在的族群

冲突危险因素。尽管众多学者都对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做出了详尽的研究，但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对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多关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

农民工的研究，却对县域内农村到农村的少数民族

人口迁移关注较少。本文田野点冕宁县回平乡的

少数民族移民正是县内农村迁移的一个典型案

例。历史上，冕宁县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县，冕宁

县志记载，“2005年全县总人口339 430人，其中汉

族220 18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86%，少数民族

119 24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5.14%。”[1]过去冕宁县

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形态，汉族主要分布

于安宁河谷地带、锦屏山麓；彝族主要分布于县北、

县西的托乌、里庄等地；藏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

状况，主要分布在和爱、联合、城厢等乡（镇），回族

主要居住在城厢和泸沽两镇。然而从2000年前后

开始，山区的农民逐渐迁入冕宁县城周边的农村。

主要的流入地有县城南部的回平乡、县城所在地的

城厢镇、县城北部的惠安乡。由于固有的民族偏

见，县城周边的部分汉族村落严厉抵制少数民族人

口的流入，比如城厢镇的小堡和三分屯就至今没有

一户少数民族。小堡是一个陆姓为主体的纯汉族

村落，为了不让少数民族人口流入，村民自发成立

了“互助协会”，以协会的形式集体抵制少数民族的

进入。过去回平乡也是一个纯汉族村落，但这里对

少数民族流入的抵制并不强烈。根据冕宁县志

1994年版的记载，“回平乡驻罗家堡子……总人口

10161人……为汉族聚居乡。”[2]全乡没有一户少数

民族。而到了2015年年初，回平乡全境常住少数民

族已经达到100余户，主要分布在许家河村穆家堡

子以及横路新村两地。回平乡内的族群互动形式

多种多样，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少数民族在适应和

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汉族也在适应和学习少数民

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一、冕宁县藏族、汉族及彝族的源流
冕宁县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彝族和藏族。这三

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口传的祖先起源和迁徙的历

史。根据访谈和参考其他学者的考证,大致可以归

纳如下。

（一）汉族的源流和分布

冕宁县的汉族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和雅砻江

河谷的沿河地区。根据民间传说，当地汉族中的大

部分是“湖广填四川”时期进入安宁河谷定居，后在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三渡水战役过后，作为“插占”进

入雅砻江流域。根据藏族的传说，以前在雅砻江地

区的土著是被称为“老蛮”的藏族先民。后来剩下

不多的“老蛮”被招安，但留下非常多的土地无人耕

种，于是从安宁河谷迁入一部分汉族租种分配给藏

族的土地。由此汉族才进入雅砻江河谷冕宁段。

根据袁晓文博士的调查，今冕宁汉族中，普遍流传

着其先祖是从明代自外迁徙而来的说法，究其原

因，多与明、清朝廷的军事行动有关……可以认为

今天生活在冕宁的汉族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

代，其进入与当时的军事活动及随中央王朝势力进

入而伴随的各种移民（军事移民、民间自发移民、商

贾移民）等有关[3]。

事实上，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汉族已经

占据了冕宁县境内的主要粮食出产区，包括安宁河

谷和雅砻江流域的沿江一带。主要占据的都是物

产丰富的河谷地带和交通要道沿线。

（二）彝族的源流和分布

冕宁县志记载，早在元朝时候就有对冕宁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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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彝族的记载。《元史·地理志》载，“泸沽，罗落蛮

所居，至蒙氏霸诸部，以乌蛮酋守此城，后渐盛，自

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民族学者较一致认为

“落兰部”、“罗落”，既是彝族自称“诺苏”的音译[2]。

清代同治年间，凉山普雄一带黑彝家支开始大量西

徙安宁河谷及牦牛山东西山麓，到民国中期，除河

谷坝区和锦屏山区外，几乎遍布全县山区和二半山

区。民国初，罗洪、倮伍等家支的部分支系从冕宁

继续向西扩张到盐源、木里、九龙的部分地区[2]。

当下冕宁县城周边农村中的彝族主要是从高

山和二半山区搬迁来的。主要来源地包括，锦屏山

区、爱乡以及大桥地区，因为水库移民工程迁移而

来。此外还有早期就在附近农村居住的原有彝族

居民。主要的分布是，从锦屏山区自发搬迁来的主

要分布在回平乡许家河村和横路村；大桥移民主要

分布在回平乡横路村移民新街；还有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因为伍精华的帮助而集体移民的许家

河村边上的原哈哈乡阿始乐村居民。

（三）藏族的源流和分布

冕宁县藏族的历史十分悠久，相传，早在唐宋

时期，曹古乡枧槽沟就有“印经院”，据称，冕宁的木

材是最适合雕刻印版的，所以大量的僧俗在枧槽沟

雕刻印版，然后运送到藏区各地。冕宁县志载，《后

汉书》载汉代活动于大渡河谷及其以南的为岝人牦

牛部落，与藏文史书记载公元2世纪前后有六牦牛

部相一致。六牦牛部中的“聂”、“努”部落与今冕宁

藏族的自称大致相同。对于祖先迁徙的路线，民间

普遍有两种主要的说法。第一种是“西天①起租，詹

对②落业，后逐渐迁至噶尔坝③，从噶尔坝分散开

来”。

冕宁的藏族主要分为三个支系，分别是多续藏

族、里汝藏族以及纳木依藏族。多续藏族从九龙翻

越三哑山到达冕宁县曹古坝地区，里汝藏族一部分

跟随多续的迁徙路线来到县城坝区，另外一部分沿

雅砻江南下，定居在锦屏山区的二半山区。纳木依

藏族则东渡雅砻江，翻越高山，定居在里庄联合的

山区。

在当下从山区到县城周边农村的迁徙过程中，

迁徙主体是里汝藏族和纳木依藏族。里汝藏族主

要来自于锦屏山区和爱乡的拉姑萨和庙顶两个堡

子以及青腊乡的“打约”堡子和“沙夫”堡子。当下

的分布是，里汝藏族分布在回平乡的许家河村横路

村和阿普路村，以及城厢镇的北山坝地区和部分惠

安的村落。纳木依藏族主要分布在回平乡和城厢

镇。

二、回平乡少数民族的流入和互动
据调查显示，回平乡的少数民族流入是从1998

年开始的，数量逐年增加。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主

要是彝族和藏族。从1998年开始到2014年，族群

间的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先的汉族对少数

民族不了解不感兴趣不去理睬，到逐渐抵制少数民

族进入、生活中爆发冲突，到逐渐理解并融为一体、

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一）早期（2000年前后）：汉族对少数民族不了解不

理睬

作为一个纯汉族乡，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并没有

特别的关注，报道人（马某，汉族）说“过去我们不喜

欢彝族，觉得彝族偷东西，但对藏族并不了解，所以

根本不关心这些迁来的藏族。”而作为最先迁入回

平乡的几家少数民族之一，家住横路新村的伍X（藏

族）告诉作者：“我们家是最先搬到回平的藏族，我

们之前只有大桥移民下来的几家彝族是少数民

族。我家1997年在横路村三组W家手里买了他们

的旧房子，过后是WDL家1999年从庙顶搬来，2000

年LXM（藏族）和WGJ（藏族）两家搬来。过后逐渐

的搬来的才开始多起来。最开始的时候，汉族些对

我们并没得啥子（什么）感觉，互相不怎么往来也没

有冲突。慢慢的通过我们的接触，我们还是对人家

很友好，所以慢慢的堡子里面的关系就好起来了，

现在关系就特别好。每年有农活的时候，借他们

（指汉族）的拖拉机，或者请他们帮忙，他们都很愿

意。我们有时候也会帮助他们。像这两天，我就在

免费帮几个汉族朋友煮酒。”

报道人告诉我，在他们最初搬到回平时候的情

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是“汉族对少数民族，尤其

是对藏族，没有了解，不感兴趣，也不会主动理睬，

听之仍之。”

（二）中期（2005年—2011年）：针对少数民族移民

的抵制行动

尽管相较于后面将要讲到的穆家堡子而言，横

路新村的少数民族移民遭遇更少的冲突和矛盾，但

也并非这里就一直都太平无事。报道人讲述，在

2011年左右，庙顶一家伍姓藏族在横路村三组买了

一块宅基地，2012年开始修建房子，刚刚动工没有

几天，就因为当地汉族的抵制无法再继续修建，于

是停工3个月，最后，因为回平乡党委书记和这家藏

族的儿媳妇是亲戚，找到这个书记给横路村的汉族

村民说了话，让他们别为难这家人修房子，才又得

以继续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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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许家河村，少数民族迁入时遭遇的抵制就

要更多更大。报道人伍某（家住许家河，藏族）告诉

我下面一个案例:

2012年夏天，和爱乡的邱姓和马姓两家彝族同

一天搬来许家河村五组。当时，地方上的（即许家

河五组）汉族在他们（邱姓和马姓）两家的门前的路

上倒（冕宁县汉语方言即‘砌’）了两个水泥墩，把路

面占起来，不让他们两家搬家的大车经过。他们两

家只能过背，才把东西些盘（汉语方言，同‘搬’）到

屋头。尤其是马姓那一家，更老火（汉语方言，同

‘艰难’）。汉族些十几个人围到他家的车子，拿石

头来咂他家的车玻璃，又把他家车上的东西些往路

两边‘朝’（汉语方言，同‘扔、丢’），把人家的家什一

些都整滥（弄坏）了。第二天早上，这两家起来了就

看到大门上被撒了鸡血，还甩的有死鸡，就是这些

汉族些打鸡④来咒这两家人。最后这两家人就按照

彝族的习俗，把那些死鸡烧来吃了⑤。后面慢慢的

也就没有什么人再给他们找麻烦了，但是到现在，

他们都只和附近的一两家汉族有来往，跟村子里的

其他住户没有什么往来。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也会发生在搬迁来的藏

族家庭身上。但最后都在村委和乡政府的劝说和

干预下得到制止。在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一个家庭要迁进来，就必须要使用电和公路，这

些方面就必须要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是否能找

到关系说情或者通过送礼，让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工

作人员为其开方便之门就很重要。下面是一个由

报道人讲述的具体案例:

我家是在2011年在许家河来这里买了一块一

亩出头的宅基地，然后从2012年开始修建房屋。我

当时在当兵，所以基本都是我哥哥帮我操持的。在

修房子的时候还是遇到不少麻烦，先是因为修房子

要用动力电，旁边的住户些又不咋认识，就只能找

电力公司的给我安动力电，但因为没有这里的户

口、也没有修建房屋的许可证。电力公司的人就不

给办，后头拖了很久找我的战友帮忙才把电的事

情解决了，那回请客送礼还是花了接近三千块

钱。后来又因为村里的汉族些不准我们修房子拉

材料的大车从通村公路过，我又花了一万块钱请

客送礼，这次主要是找的村里的队长。最后才把

事情弄好了。但是现在我的父亲因为在放羊子，

这儿村里的人还是不准我们在他们退耕还林的地

方放，就连早上去放羊的时候也要两个人一起赶，

不然只要吃了一点点他们（指汉族）路边的庄稼，

他们就要来吵。

从这些报道人的讲述我们都可以看出，这里面

还是存在一些利益的争夺，汉族人觉得彝族和藏族

进来过后侵犯或者享受了本该汉族群众享受的一

些资源，比如通村公路以及牧羊的山场。而在这个

利益争夺中，实际上能起到作用的依然是那些地方

上掌握权力的人。这些人得到好处才能安抚下面

的情绪，才能使这些迁入的人定居下来。

（三）后期（2012—2015）：文化适应和整合

人类学把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adaptation）

看作是个人或群体更好地与生存环境达成一致的

目的之一[4]。而“整合现象”是指既保持了原有文化

特征，又吸收异文化因素，把两种文化因素融为一

体[4]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大量流入的地方，也存在

广泛的文化适应和整合的现象。在互动的过程中，

不断受到对方的影响，学习对方的文化习俗。

当下的冕宁藏族已经全面学习和实践汉族的

七月半烧奉包⑥的习俗；在饮食习惯方面，藏族、汉

族和彝族都流行吃坨坨肉这一本来只有彝族和藏

族采用的饮食习惯；在服装的穿着和平素的饮食习

惯上，几个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的只是

一些细微的差别。事实上，在互动的过程中，汉族

和少数民族都在互相适应和学习。报道人伍某就

告诉我，在他们刚搬来两三年的时候，汉族人到家

里面来做客的时候，不会喝酥油茶，并且他们认为

酥油茶很臭。而经过几年的接触和适应，许多的汉族

已经很爱喝酥油茶，以至于横路村一些汉族家庭还自

备了酥油茶桶，并每年从九龙这样产酥油的地方购买

酥油，自己在家里面也会自制酥油茶，而不再是像过

去一样只会在藏族家庭中去做客的时候才喝酥油

茶。无疑，作为藏族传统饮食的酥油茶当前也成为当

地部分汉族群众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部分了。

三、结束语
通常我们在说起多民族互动的时候，多数人都

在强调少数民族流入汉族聚居区后适应汉族文化

逐渐失去本民族文化。或者在强调互动过程中的

矛盾和冲突。然而，通过对冕宁县汉族农村少数民

族化进程中的族群互动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族

群互动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因为资源争夺和民族偏

见等因素造成的冲突和矛盾，也存在积极友好，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正向互动。在文化适应和整合

的过程中，族群间在积极吸纳对方的优良习惯和风

俗，并同时用自己的文化影响着对方。在这样的互

动中，逐渐形成文化多样，友好包容的良好局面。

（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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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on Japanese Meal Utensil

HE Xue-jing
(English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Japanese meal utensi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Japanese culture and in Japanese daily lif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s of Japanese meal utensil are influenced by integr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nalyzes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on Japanese meal utensil.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integration; Japanese meal utensil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西天：指今西藏拉萨，也有解释认为是古象雄（即今西藏阿里地区）地区，还有一小部分解释说西天是指印度。

②瞻对：古地名，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一带。

③噶尔坝：地名，即今甘孜州九龙县城所在地。

④打鸡：是一种民间的诅咒术，在冕宁当地的汉族，彝族和藏族中都有使用。

⑤按照彝族的习俗，别人对自己家诅咒打的鸡要烧好分着吃，这样才能消解掉被施与的诅咒。

⑥奉包：既是纸钱，或称冥币，用草纸折叠成四方形，并用打纸钱的钻子将这些纸钱打穿，包起来后封面上写上供奉给哪

个祖先的亡灵，在家里面供奉起来，最后在农历七月十二到十五的某一天焚烧，作为给祖先亡灵的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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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晓文.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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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thnic Interactions of Minority Groups in Rural Area of Huiping
Township of Mianning County

WANG Zh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essay i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ethnic interaction in the Huiping township of Mianning county. It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a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immigrants and local people, the interactions may be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general, with

the time lapse and the decline of cultural strangeness among groups, ethnic groups can achieve a friendly way of

interaction.

Key words: minorities；rural areas；immigrant；ethn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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